
文在寅政府只上台50多天就举行了韩美首脑会晤。在没有（新旧政府事务）交
接委员会的情况下开始履职的文在寅政府在历届政府中算是最早举行韩美首脑会晤
的了。这也许是由于文在寅总统的某种坚定意志：必须与朝鲜半岛核问题最紧要的
利益相关者之一美国进行对话，以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同时，在总统选举之前2017
年4月那种半岛战争危机决不能重演的想法大概也起了一定作用。 尽管可以想见在
经济领域会遭遇美国发出的缴费通知单，文在寅政府仍在尚未就包括对朝政策在内
的外交安全政策的主干达成国内、国际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过早地踏上了韩美首脑
会晤这条未知之路。

文在寅总统在踏上访美之路前曾说，“将不恋战于在具体问题上获得成果，而
将（侧重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建立友谊和信任关系”。这也许是指，与微观的政
策调整相比，文在寅政府将努力在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宏观框架上与美国达成一致立
场。这一框架即是在冻结朝核之后最终走向无核化的两阶段解决方式。文在寅总统
还曾说过，终极目标是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并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首脑会晤结束
7个小时20分钟（陪同文总统出访的一位国会议员感叹说等待的那7个小时就像过了
7年一样）后才公布的韩美共同宣言（Joint Statement），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再次确认了韩美同盟关系。美国重申了自己的承诺，即“将利用包括常
规力量和核力量在内的一切军事手段，向大韩民国提供延伸遏制力”。但是，如果
未来有关半岛无核化的谈判重启的话，向韩国运入和部署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等核
战略资产将有可能成为争论焦点。

第二，强化韩国的军事力量。共同宣言提到将尽快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引入
“杀伤链系统（Kill Chain）”和韩国型导弹防御体系、确保韩国的军事能力以应
对朝鲜的核导威胁等内容，同时还提到将由韩国主导韩美共同防卫任务。但是，把
与萨德部署相关的各种争议化约为在国内获得程序合法性问题这一较小问题的情况
下，看起来似乎是自主国防之路的“韩国军事力量的强化”也有可能会与萨德问题
一起加速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在韩美首脑会晤之后的7月3日，中俄两国
首脑表达了反对部署萨德的立场；甚至有报道说，朝鲜正在开发可以使萨德系统成
为无用之物的多弹头导弹。

第三，韩美在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方面达成协议。韩美决定“通过和平
方式达成彻底的、可验证的、不可逆的半岛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双方）将继续
保持紧密合作”。它排除了用战争等暴力方式来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的选项，就此
而言，它是共同宣言中具有意义的一部分内容。

第四，在对朝政策上制裁与对话并行。宣言把对朝鲜的制裁称为“外交手
段”，由此留下了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韩美两国并不对朝鲜采
取敌对政策”的表述也颇值得注意。朝鲜经常提及美国的对朝敌对政策，将其作为
开发核武器的正当理由。美国“支持韩国在创造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环境方面发挥



主导作用”，“支持文在寅总统在人道主义等问题上重启南北对话的热切期望”—
—共同宣言的这些表述可以理解为韩国可以在处理南北关系上享有自主性。但需要
注意的是，共同宣言是在提到朝鲜人权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才提到了重启南北对话话
题。

第五，提到了韩美日三国合作。共同宣言还包括这样的语句：“再次确认了发
展地区内关系、增进韩美日三国合作的承诺”，并“再次确认三国的安全和防卫合
作有助于应对朝鲜威胁和提高自身的遏制力、防卫能力”。特朗普政府曾批评奥巴
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导致了东亚地区的不稳定性，而且未能把美国的军事力量
投放到东亚地区；而前面的表述则可能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积极促进韩美日三国的
军事合作。韩美日三角的军事合作除了意味着“韩美两国支持亚洲和太平洋基于规
范的地区秩序”外，还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的牵制。

第六，是有关韩美经济关系的模糊表述。共同宣言提到“（双方）承诺增进两
国互惠关系和公正待遇的同时，促进广泛的、平衡的（双边）贸易”。但是在文在
寅总统访美期间，特朗普总统提到了驻韩美军防务费用的“公平分担”、韩国针对
美国汽车的非关税壁垒、美国针对韩国钢铁产品的关税等问题。韩美FTA的重新谈
判有可能无法避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得以再次确认特朗普外交方式——提供安
全保护，同时获得经济利益——的契机。

从韩美共同宣言的主要内容中可以看到，首脑会晤之后的韩美关系面临着各种
不确定性。第一，在最大悬案即朝核问题方面，解决问题的第一阶段——冻结朝
核——的入口（第一步）在共同宣言中并未出现。文在寅政府作为解决核问题的终
极目标而设定下的朝鲜半岛和平体制也未被提及。朝鲜在文在寅总统访美之前先后
于6月20日和6月24日分别通过朝鲜驻印度大使的发言和民族和解协议会的“公开质
问书”反复申述了以韩美暂停联合军演和朝鲜暂停核导实验相交换的提议。中国外
交部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并再次正式提出把韩美暂停联合军演和朝鲜暂停核导实
验、实现无核化和建立和平机制两相挂钩的谈判建议。在冻结朝核的入口尚未打开
的情况下，朝鲜于7月4日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实验。这突破了美国设定的红线。 
文在寅政府则发出指示进行可以对朝鲜指挥部进行打击的韩美联合导弹发射演练，
与朝鲜针锋相对。到预定于8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之际，如果韩美之间还未就冻
结朝核的入口达成任何协议的话，类似于2017年4月的战争危机将可能重现于朝鲜
半岛。

第二，虽然共同宣言确认了韩国在南北关系上的自主性，但却仅局限于人道主
义领域。文在寅总统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曾提到过把改善南北关系作为促进韩国经济
增长的动力的和平经济论。同时还指出，如果没有朝鲜半岛的和平作为前提，即如
果核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和平经济论将无法发挥作用。另外，在前不久举行的
《6.15共同宣言》17周年纪念仪式上，文在寅总统曾表示“如果朝鲜暂停核导挑衅
的话”，他愿意与朝鲜进行无条件对话。 备受瞩目的问题是，在朝鲜进行了洲际
弹道导弹实验的情况下，文在寅政府是否还会提出对朝政策宣言来诱导口口声声主
张核问题不是南北对话议题的朝鲜进入对话模式。在7月初于德国举行的、将与美
国——把反对部署萨德的中国与俄国，以及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实验的朝鲜均视为
对美国的威胁——首脑共同出席的G20（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文在寅政府将展
开相关工作。

第三，文在寅政府的首次韩美首脑会晤表明，在韩美关系中安全与经济是无法
分离的。在安全方面，虽然可以认为在宏观框架上达成了一致，但处于未决状态的
具体问题却堆积如山。韩国必须能够权衡当在安全问题上从美国那里获得某些让步
时，韩国能够向美国提供什么“礼物”；或者，反过来的情形也要能够衡量清楚。
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主义正在创造出与过去不同的、使得安全和经济利
益可以彼此交换的环境。如果再考虑到因部署萨德而招致的中国的经济制裁的话，
文在寅政府还需要思考如何促进能够整体考虑安全和经济问题的决策过程的制度



化，这也是第一次韩美首脑会晤留下的诸多课题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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